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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龙的同事告诉记者：“彦龙以
前视力正常的，后来才看不见。正因
为如此，他特别了解从光明到黑暗的
落差。”

“我是初中时由于意外而失明
的。刚失明的时候我非常绝望，曾经
感觉一切都离我而去，抱怨命运的不公
平，觉得自己一生就这样了。”王彦龙
说，幸运的是，当时无意中“听”到了一
条电视新闻，盲人女孩吴晶收到了斯坦
福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的
邀请并获得全额奖学金。王彦龙说：

“这条新闻改变了我，知道自己也能有
无限的未来，开始发奋学习，去寻找人
生的新可能。”

选择做盲人见心师，是“不想安于
宿命”。他说：“进大学后，发现很多学
长学姐很优秀，大学毕业，小提琴拉得
很好，有很多证书，可最后，却都只能
去做盲人按摩师。我想挑战，盲人是

不是还有其他的职业可能，这比赚取
商业利润更吸引我。”

宁波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职业培训负责人孙路明告诉记者，盲
人可以说是残疾人中最痛苦的群体之
一，就业方向也非常狭窄，平时也有很
多盲人苦恼于“除了盲人按摩我们还
能做什么”。王彦龙和他的团队在做
的尝试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
个团队的年轻人非常优秀，都是大学
生，多才多艺，很多人有职业技能证
书，有小提琴、钢琴等特长，这样的盲
人创业团队非常难得。

投资方代表丁徐柯告诉记者，这
群年轻人非常不容易也非常质朴。像
王彦龙就几次表示，工资可以不要，只
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可以继续实践梦
想就够了，希望能陪着这群年轻人努
力走下去。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范亚儿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
做亲子互动、团队建设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一群盲人大学生在宁波开了家
“黑暗”体验馆

你可能参加过拓展训练，但你能想象在一片漆黑中做拓展训练是
什么体验吗？你可能参加过同学会，还会重回课堂，但你有尝试过在一
片漆黑中聆听语文老师读一段课文吗？

昨天，记者来到日湖边一个特殊的“黑暗”体验馆，它的营业场所跟
其他的都不一样，完全漆黑一片。记者了解到，这个体验馆是由一群年
轻的盲人大学生打理的，他们还给所从事的职业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盲人见心师，希望在黑暗中引领人们看见内心。

“黑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这家体验馆叫“黑暗空间”，记者
到的时候看见门口还摆着一排开业花
篮，整个场馆的面积在500平方米左
右，分成几个大房间，墙上贴着防撞材
料。

在“黑暗空间”里，都能做些什么
呢？“我们面向个人客户和团体客户。
在黑暗自然体验馆中，可以体验盲人
的生活，也可以做各类亲子活动。视
觉可以说是人们感受世界的最基础的
方式，在黑暗的环境下，我们就会更多
地运用其他感官来感知这个世界。”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还是面对团队客户
为主，可以根据客户特征和需求，量身
定做黑暗同学会、黑暗相亲会、黑暗团
队建设等。

一位刚参加了黑暗自然体验的女

士向记者描述了她的感受：“我一个好
朋友是盲人，我一直很想知道她的生
活是什么样的。刚才在体验馆一片漆
黑的环境中，我听到了风声、鸟鸣声、
流水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场景。这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那在黑暗环境里怎么做团队建设
呢？“比如，现在有个15人的团队在做
团建。其中一个环节是，每个人要在
黑暗中写一个字。这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写不会写到纸外面去，怎么写不
会重叠，都是问题。大家要集思广益，
有人说可以把纸折叠一下，靠折痕摸
索，有人说把纸撕成15份，大家要各
抒己见并选择最佳方案来执行。这个
过程可以提高团队的沟通力、引导力、
执行力等。”工作人员说。

宁波是这个创业项目的第一站

这座体验馆的负责人是1992年
出生的盲人大学生王彦龙。他告诉记
者，他是滨州医学院盲人本科班大四
的学生，整个团队一共有19人，都是
校友，有已经毕业的，有还在读的。第
一批来宁波的有6人，包括他自己在
内的4个人有视力障碍，其他2个视
力正常。

“我从大一开始酝酿黑暗空间项
目，参加过很多创业比赛，也在比赛中
找到了投资伙伴。我和团队去过很多
城市，4年过去了，终于让这个项目在
宁波落地，这是全国的第一站。”王彦
龙说，之所以选择在宁波，是因为考察
下来，觉得宁波大环境好，开放度高，

人们还是容易接受新事物。
王彦龙学的是中医和法律两个专

业，又考了心理咨询师证，设想过很多
职业可能，但是发现视力障碍似乎是
道不可逾越的关卡。最后，他想明白
了一点——化劣势为优势。在光线正
常的环境下，视力障碍是自己的劣
势。如果在黑暗的环境下，视力障碍
反而会成为优势。幸运的是，他找到
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大家一起完善，
最终让这个创业项目落地。

“宁波是第一站，如果这个商业模
式能够被市场认可，接下来，我们还会
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其他城市。”王彦龙
自信满满地说。

除了盲人按摩，想挑战其他职业可能

王彦龙在刚开业的体验馆门口王彦龙在刚开业的体验馆门口。。记者 王颖 摄


